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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一 绿袍聂冲
    寅时过半，东方一抹鱼肚白悠忽而至，毫不费力地撕破了笼盖在滁州城上的沉沉暮色。
    城南一处农户院落里，一只雄鸡应时而动，翎毛一抖便要引颈晨啼。便在这当头，外间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直吓得它一个趔趄缩回了妻妾群中。
    “我是谁？我是高邮聂冲！小爷我落地会吃奶，睁眼能叫娘，三岁识字，五岁成诗，七岁时跟着‘杀生观’里的道长们修习剑术——高邮治下一十三座城池里，论文论武都有我一席之地！”
    开声叫嚷的是一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少年人。但见他头扎赤帻、身着绿袍，腰间束带上挂着一只黄皮葫芦与一柄涂了朱漆的木剑，若非身后还被背着一只书箱，只怕要被人认作是出门去做法事的道家弟子。
    眼下这绿袍少年面带讥嘲，一手叉在腰间，另一只指向两个躺在地上呻吟的同龄人，宛若一只向外倾水的大茶壶般语出不绝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就凭你们两个王八蛋，竟也敢来找我的麻烦？莫非以为聂家爷爷到了滁州便倒了威风，成了任人揉捏之辈了？若非是看在同窗求学的份上，今日就不是揍上几拳、踹上几脚能了事的，非要让你俩伤筋动骨见了红才能显出我的手段来！”
    此际天色虽还早，出门行走之人却不在少数，整条街上就数这一块地方声响最大，故而很是引了些个围观热闹的来。
    其中一破落户，名唤“侯三”，乃是城中的泼皮，平日里靠着坑蒙拐骗、欺凌弱小为生，偶尔也做些讹诈外乡人的勾当。只因他脸上有条斜贯上下的刀疤，故而得了个绰号叫“疤脸猴”，在滁州市井里颇有些恶名。
    他这一日早起出门本是想拣几个好欺负的商贩弄些铜钱来压口袋，顺便讹些个糖水、蒸糕来果腹。此刻瞧见有外乡少年与本土书生动起了手，他顿时动了心思，暗忖：“这穿绿袍的小子来滁州求学，岂会不带着学资盘缠防身？若是平时，有‘不得欺凌书生’的律法在，我也不敢轻易为难他；如今他动手打了两个本乡的书生，侯爷我却正该趁此良机发威，从身上割下块肥肉来，换取酒菜快活度日——我这算是仗义行侠，事后官府来问罪也有得分辩。”
    想到此处，侯三推搡开挡在身前的看客，甩开膀子走上前去，三角眼一瞪，开声喝道：“那穿绿袍的，来我的地盘上欺负本乡书生，你是活得够了？在我面前还吹嘘文武双全，侯爷我便是伸着脖子让不动手，你敢显显武艺取我性命么？”说着，他将头一歪，抬手往脖子上拍了拍，凶横地叫道：“来来来，就用你腰间挂的那玩物，往我颈项上扎个窟窿看看。今日你若是不将我放倒，滁州虽大，必不容你栖身！”
    “哟呵，竟还引出个侯爷来？”
    若是旁家少年，见到侯三摆出的这副凶颜恶貌或许就到吓到了；可这自高邮而来的聂冲，家中经营着一间客栈，平时里又常在市井中厮混，自幼便见多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物，只一眼便看出了侯三的虚实来。
    早年间，高邮城里闹过一场瘟疫，聂冲便在那时被疫病伤了元气，从而大病小灾不断。家中请来许多郎中给他医治，丹、散、膏、汤一剂剂方子用下去却都不见起色。后来他爹爹听人说练武强身或许是条出路，便舍出大半家财开路，将他送进了高邮一带名声响亮“杀生观”，让他随着里面的道人修习剑术。
    也是聂冲头脑机敏，兼且练剑的天分不差，未过多久便讨得了观里的道长们的喜欢，虽不曾真正出家做道士，却也尽数得了道家剑术真传，等闲三五个壮汉却也休想在他身上讨得便宜。
    往日里，聂冲倚仗着一身本事，在高邮城里很是收拾过几个不长眼的泼皮。如今虽是背井离乡，他的胆气却不曾丢掉，眉头一拧瞪了回去，张口讽道：“可是当今天子瞧你獐头鼠目生得稀奇，更有一道臀缝长在脸上，深觉此等容貌天上少有、人间难得、百年未必一见，这才下旨封侯嘉赏？”
    侯三混迹市井多年，听过许多恶毒的咒骂，但恶毒到这等地步，将刀疤说成是臀缝的，还真是头一回见识。若是别人遭骂，他或定会抚掌大笑，称赞聂冲骂得好，骂得前无古人、后世难追，日后与市井里的兄弟们喝酒吹侃时，还要反复翻出来做谈资取乐；可这疤是长在自家脸上——思及此处，他便笑不出来了，直气得脑子里嗡嗡作响，一张脸红了个通透。
    聂冲年少气盛，又跟着道家人物学了一副不拘俗礼的野性，不似专心读书的儒家弟子那般懂得隐忍，若有人惹了他，总要十倍报偿回来才得舒心。眼下嘴上虽是赢了一场，可他仍是不肯干休，念头一转便又有了主意，摆出一副恍悟的神情拍腿叫道：“呀！先前看走了眼——这一道痕迹的形状……莫不是你当初不肯爽利降生，脸面被令慈的胎门夹得狠了？前生造下多少孽今生才会有此恶报……不幸，真真不幸，若非是被它坏了你的天地格局，休说封侯，一字并肩王你也做得。”
    先前那一句，已让周遭众人暗笑不已，此时听了后一句，便挨了打爬不起来的两个书生也都忍俊不禁，失声笑了出来。
    怒火中烧的侯三听到众人笑声，面容一僵。并非是他心寒于同乡们亲疏不分，而是想到了自家的前程——似他这等人物，以为恶谋生，遭人记恨有如家常便饭一般，恨他骂他之人越多，于其而言反倒是一件好事，能更添凶名；然而若是成了众人口中的笑柄，只怕多年为恶积攒下的凶名转瞬便要消散。
    想到日后上街会有人指点说“那便是臀缝生在脸上的侯三”，又或“看！此人落生时被他老娘的胎门夹出了一道疤瘌在脸上，你说奇是不奇？”侯三打了个哆嗦，心生无尽悔意：“若真如此，老子必定威严尽丧，便连往日里同恶相济的那帮兄弟也要弃我而去……到时这滁州城里哪还有我容身之地？早听说读书人使起坏来字字如刀，那时我还不以为然；可看如今看这绿袍小子的模样，分明是之前就已料到凭借这两句辱人之言便能坏尽我的名声……我刚说过要让这小子无法立足滁州，他便狠狠还了一招回来……早知他心肠如此之黑，我怎会为了一顿酒菜钱便去得罪……”
    聂冲观其神情变化，心下不禁讶然：“这泼皮面色连变，似乎是看穿了我的用意所在？倒还算是有几分头脑。只可惜你不识利害，惹上了小爷，不叫你跌个大跟头，如何能显出我的手段来。”
    假意挥手掸了掸衣袍上的尘土，聂冲不动声色将手横在了腰间佩剑上，心道：“似这等泼赖，既已知晓我用计断绝了他的衣食来路，必然恨我入骨。此刻须防他怒火攻心生出杀意来。我若在这等货色手下大意吃亏，可没有脸面回家见芽儿妹子，更无颜返乡面对传我剑术的几位道长。”
    他刚一思及此处，对面侯三便扑了上来。
    聂冲学剑之初专门练过一阵眼力，此刻目光一扫，便瞧见侯三面带杀机，麻袍袖里也暗藏着凶器，看形状该是一柄解腕尖刀。
    “他娘的……这泼皮还真敢下狠手？好胆！”见得对方要施辣手，聂冲怒意上涌，拇、食、中三根手指一钳一提，便将木剑从腰间束带下取了出来。旋又松开前面三根手指，用无名指与尾合力一勾，手腕同时翻转，那剑身顿时被托在掌心滴溜溜转动了起来。
    不过一息的工夫，那侯三冲至身前尺许的地方，藏着凶器的那只胳膊狠狠挥了出来。聂冲便在这时陡然握拳，转了好几圈的剑身立时停了下来，剑柄向前斜指，正正顶在了对方胸前檀中穴上。
    但听“砰”的一声，侯三身子一震，胸中一口气息被顶得凝滞了住。一时间，他只觉眼前发黑、耳中作响，仅距聂冲面颊一拳之遥的胳膊无力地垂落了下去，双膝也是一软，噗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。
    檀中穴乃是人身要害，一旦被打中，心脉必然受创，周身血液逆转，铁打的人也吃不消。聂冲见这侯三下手狠毒，竟是要用凶器破了他的面相，恼怒之下才以重手相还。
    好在聂冲并非不知轻重之人，这一击已是手下留情，动用的是剑柄，手上也没加力道，只借着对方的冲撞之力给他个教训，要他在床榻躺上一般个月；若是动用了剑尖，再施加两三分力道上去，饶是用的木剑，那泼皮也逃不过一死。
    可不知是侯三造孽太多阎王欲收他归案，还是聂冲锋芒太盛老天要加以挫折，便在侯三倒地之际，那藏在袖里的一柄五寸长的解腕尖刀不偏不倚地扎穿了他的心口。
    聂冲不单眼尖，耳力也是不差，先是听到“噗”的一声，跟着又闻得“咝咝”轻响，心头顿时“咯噔”一跳，暗道：“这杀猪放血的动静……莫不是眼前的泼皮倒霉到了家，竟被自家的凶器扎穿了身子？”
    他急忙俯身将侯三的身子搬起一些，顿时就见这人心口处插着刀子，一条血线奋力向外喷涌，已然断绝了气息。
    “坏了坏了坏了……这人虽非被我所杀，性命却是坏在我的手上不假。回头官府找回来，便是不须偿命，也有罪过要受，一场牢狱之灾该是免不了的。早听说这滁州府衙的主簿与我那未来的岳父老泰山有仇怨，若被他得知我的来历，想用钱都难打点，小爷的下场定会凄惨无比……”聂冲心中叫苦：“为今之计，也只有趁着不曾事发抢先逃出滁州去。唉……我原已拍着胸脯向芽儿妹子许诺，说是日后要风风光光娶她过门。这一去，我也没面目再见她，却要失信于人了。”
    他口中芽儿，却是滁州一个黄姓商人之女。那黄员外守着江水贩鱼起家，曾行商高邮，与聂冲的爹爹结下了不浅的交情。早在各自孩儿落生之前，他们便有约在先，只说若是日后育有一男一女，便结成儿女亲家。
    聂冲性子跳脱，头脑机敏武艺又不错，此前在高邮着实闯了不少祸。聂父怕他如此下去会坏了前程，便将他遣来滁州，指望他能在没过门的媳妇的督促下收敛收敛野，日后便是读书不成，也好接手家业，继承那客栈的营生。
    这段时日来，一堆少年男女相处得不错，都不曾对这婚事有何不满，背着黄家长辈独处时还说过不少亲近体贴之言。如今祸从天降，聂冲思及对黄芽儿的承诺都要落空，难受之处无法言表；转而是那前程功名，倒不被他看重，与科考中举相比，他更愿意无拘无束自在逍遥。
    正当聂冲心烦意乱时，身旁传来两声短促惊呼。循声望去，却是先前被他打倒的两个同窗，恰因伏着身子看到了插在侯三胸口的利器，齐同被惊了到。
    见此情形，他心中便又有邪火蹿升，当即张口骂道：“你们两个王八蛋，想死便去城门口上吊，为何偏偏将霉气带到聂家爷爷的身边来？”
    今日之事，只因那二人看不惯聂冲刚到滁州不久便连连在学馆里出风头，嫉妒之下便来堵路，想要教训他一通。可惜这两个书生没料到他有武艺在身，以至各自吃了几下狠手，灰头土脸地躺在地上爬不起来。此事说来不过是少年人的意气之争，可最终却引出了泼皮侯三，阴差阳错之下，使得聂冲手上沾了人命。
    一来，聂冲恨这两个同窗引发祸事，二来也是怕这两人喊出声响使得众人皆知侯三已死，于是他大步赶了过去，连出两脚落在那二人的颈项上。他所用的力气不少，听声音似乎砸响了牛皮鼓，直踢得两人各自翻了个身便都昏死了过去。
    一旁看热闹的路人见得这绿袍小子先是一招打倒了颇俱凶名的侯三，又下狠手踢晕了两个书生，已然知晓这高邮来的少年果然武艺不凡，此时生怕站得近了惹他恼怒，不约而同地退后了几步。
    “哼！”聂冲深吸一口气，强自镇定下来，身形再动，用手中木剑在地上划了个大圈子，将自家两个同窗与泼皮侯三的尸体一同圈了住，随后转睛望向一旁人等，狠声道：“就让这些王八蛋昏死着！若被我得知谁敢踏进圈子将他们救醒，下场要比他们更惨十倍。若不有不信邪的，只管试试看。”
    言罢，他收剑转身，沿着来路大步而去。
    剩下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我，自觉彼此皆非爱管闲事之辈，于是也就无人再去理会那三个躺在地上的，没多久便散了个干净。
    聂冲赶路甚急，不一刻便返回了黄家的宅院外。瞧见门口有个青衣青帽打扮、唇上挂着两道鼻涕的小童正在扫洒，他连忙挥手叫道：“呆头呆头，来来来，我有话与你说。”
    黄家仆童见是姑爷在召唤，微微一愣便迎了过去。
    “呆头，你聂家哥哥我倒了大霉，这滁州是呆不下去了，只好出城逃避，日后兴许还要被官府绘影图形四海缉捕……”摇了摇头，聂冲极为苦恼地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你帮我给芽儿妹子带个话，就说我不能娶她过门了。若她问我下落，你便说我要进山去寻仙求道。若是我真能遇见仙家异人，学了神鬼莫测的道术在身，或许还能回来娶……算了，你叫她不要等我，有好人家来提亲便嫁了吧。还有，我家人若来问询，也这般答复。”
    话一说完，聂冲不待那小童应声便撒腿跑了出去。
    下一刻，院传出一声问话：“呆头，我似乎听到冲哥儿的动静，可是他在门外和你说话？都这光景了，他还没去学馆上早课么？”
    小仆童扭头一看，见是个身着青花夹袄、百褶棉裙的少女走了出来，正是自家小姐黄芽儿。他张口要应答，可想到自家那小姑爷方才讲过的话，一时间又不知该如何说起，为难之际便扭头朝街尾看了过去。
    黄芽儿顺着自家仆童的目光望去，只见得一个背着书箱的身影跑得飞快，一晃便没入了一条巷子里。没来由地，她心中一紧，空落落似是缺失了什么。
    仆童呆头跟着自家小姐一同呆立了片刻，总算是想好了说辞。他先吸了下鼻涕，而后讷讷言道：“那个……姑爷他说要进山求仙问道去，也不知多久才能回来。刚刚是他让我捎话，叫小姐你……那个……拣个好人家嫁过去吧。”
    “啪”的一声，黄芽儿挽着的菜篮脱手滑落。她无心去管，只泪湿了眼，跺脚喊道：“聂冲……你个混蛋！”
    另一厢，尚未事发的聂冲穿过刚开禁不久的北门出了城。他驻足回望一眼，转瞬又收回目光，快步下了官道钻进路旁矮林里，一边气闷地嘀咕道：“晦气，晦气！唉……从前听杀生观里的道士们说滁州一带的山里有剑仙出没，却不知是真是假。我如今落难，便去碰碰运气，保不齐祖先庇佑之下真能混个长生不老的仙家前程。若是没那福缘，便寻个匪寇群集之地落草——我这一身剑术虽远还没练到藐王法、绝仇寇、任游侠的地步，但想来也足可倚之安身立命。只等过上几年变了相貌再想法子联络家人。”
    PS:传闻新书一发人品大涨叫天天应叫地地灵。那么……诸位，请把推荐、收藏送上，然后在微/博、Q群和同好坛子里宣传推广一下，多谢多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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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二 锦衣徐胜
    大楚尚未立国时，前朝有位文采出众的名士曾执笔写下一篇游记，里面言说滁州一带山水之美不在壮伟而在奇秀，尤其点出了琅琊峰与酿泉两处，用尽了赞美之词。
    聂冲曾读过这一篇游记。那时他对文中描述的景致颇为向往，最初来到滁州时，还不忘嚷求着黄家人引路到山中去转上一转。
    此刻他再次坐到琅琊山下，除下鞋袜的一双脚就泡在酿泉之中，然而心境却大异从前，畅快、惬意统统不见，只觉胸中有一股燥气无从发泄，憋闷得厉害。
    聂冲入山已有七日。连日来，他借着山形地势遮掩，轻易便躲过了捕快公差们的数次搜捕。眼下他并不担忧会被捉拿定罪，只是苦恼于转遍了周遭数座山头却仍未发现丝毫仙家痕迹，生恐自家求仙问道的心愿落空。
    仙家事迹并非是捕风捉影之说。这世间为人所知的仙家道场便有两处——其一乃是地肺山诠真教，掌教真人俗家姓王，乃是有名活神仙，许多人亲眼见过他施展腾云驾雾的手段，当今天子更是将这道人封为了国师；另一处乃是龙虎山正一派道场，道统传承了千余年，历朝历代的天子都将其掌教尊为天师，年年派人送上供奉。
    聂冲生就一副跳脱的性子，对自在逍遥的仙家风光自是向往已久，过去也多曾想过要拜入诠真教又或正一派，去习得一身玄奇道术。但他自知那两处仙家道场择徒的规矩严苛，是以并未寻上门去。
    似那诠真教，掌教王真人只收了七个弟子，号作诠真七子，自那以后便封了山门，任是何人入山苦求仙缘都不理会；龙虎山一脉的规矩更是严苛，非嫡亲血脉不能得其真传，旁支亲族只能学到些许皮毛小术，无关人等连登山都不许。
    这两处仙家道场虽不收徒，毕竟还有门户可见，有志求道之人总还能存个念想；与之相比，那些隐迹世外的仙宗却更让人无奈，便是决心穷尽毕生之力去找，也未必能在老死前有所收获。
    聂冲家中父母健在，有孝道要守，自是不能学着闲人一般五湖四海去碰机缘。拖得久了，他求仙问道的念头也就淡了，退而求次开始专心练剑，指望着有朝一日剑术大成，能够做个无人敢辱的武林大豪，得偿一生快意。
    这一回身上背了命案，他思及总归已是孝道不能尽、有家不能归，不如一边躲避着官府的缉拿，一边寻找仙门求个前程。一旦能有成，困局便能轻易扭转，世间再没有多少事能为难住自家。重拾旧念之后，他的心思就变得急切了起来，这才会因寻觅无果而生出烦躁。
    “呼……”吐出一口闷气去，聂冲收回了泡在溪中的双脚，用衣摆擦干水迹，重又穿上鞋袜站起身来。
    溪边地势极高，不用费力便能看到很远的地方。他手搭凉棚眺望了一眼，见得四下并无官差的形迹，心中便忖道：“当日没人看见我躲进了这里，捕快们入山几次搜寻无果，应该不会再尽心尽力地钻林子受罪了。想来此刻官府已将我的容貌绘影图形张贴到了各处要道关口，一时半刻还真不能犯险出山……等日后风声渐弱，我再乔装一番出去走走，看那官府的张贴的画像到底与小爷像是不像。”
    这般想着，聂冲低下头看溪水中的倒影。还没等他将自家面孔看个真切，却先瞥见有一道银光经天而过，陡然折落到了身后里许远的一处山坳里。
    耳根一跳，聂冲忙地回头，圆睁双目朝那方向望去。随后就见银光再次腾起，隐约裹着柄短剑，错乱无章地在半空中划了几下，忽而一沉，接连撞断许多颗大树，发出极大的声响。
    “仙家手段！”聂冲惊喜难言，心道：“那一道银光似是传闻中仙家所御使的飞剑？空穴来风必有因由，无怪乎传言说此间山中有剑仙修行！”
    连日苦寻终于有了进展，聂冲再不犹豫，卖力发足像那山坳跑去，一心要求个结果。
    杀生观的武学出自道家一脉，虽比不得仙家道术厉害，但在世俗武林中也要归为上乘一列，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江湖门派不过聊聊十数间而已。聂冲当初之所以会被观里的道士收在门下，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一身根骨不差，天生适于修习这一脉的剑术。
    要练成高明的剑术，所需学的必定不只是简简单单的运剑之法，目力、耳力、身法、步法皆须修炼到出众的地步。除此之外，周身气力也要依法打熬，外练筋骨，内壮气息，如此才能有长力与人较技搏杀。
    聂冲自幼便下过辛苦，此刻全力展开身法，整个人便如似一根硬弓射出的箭矢，眨眼间便能跑出两三丈远。约莫赶了一半路，眼瞅着再跑百十丈远便能感到山坳的边缘，可那银光却在这时坠了下去，数息过后仍不见动静。
    见此情形，他心下着急，忖道：“可别是那施术之人要走了吧？我须再快些，若是错过了这次，下回还不知等到哪年哪月才能遇上世外高人。”如此想着，他步伐又加快了些，真如将吃奶的力气都用了上，约莫过了十数息的工夫便已经跑到了山坳边缘。”
    只因奔跑得太急，他冲一时间脱了力，气喘喘地蹲了下去，同时不忘伸出脖子张望。这一望便看到了一个五尺高下、长脸凹腮的锦袍青年，其人鬓侧还插了一朵牡丹。
    不知为何，聂见了这人便觉有些面熟，可再一看他捧在手里摩挲着的一柄精光闪闪的短剑，认出那正是先前在天上刚显过威风的事物，不由又摇了摇头，心道：“我所认识的人物里，可没谁有福气能有这等飞腾自如的仙家宝贝。下面的定然就是先前施展道术神通之人了……我该却如何上前相见才会不显得失礼？”
    他既怕贸然上前惹恼了仙家高人，又怕耽搁得久了对方会忽然使出法术离去，左右矛盾之下，脑子竟嫌不够用了。
    便在聂冲犹豫时，站在山坳里那人却先开口了。但见他眉头一皱，面现肃容，屈指往剑上一弹，伴着嗡嗡剑鸣声说道：“赵师妹，可你知我这一招‘凤点头’为何施展得如此凌厉？”
    聂冲见状一怔，转睛四顾却不见有人在，当即心道：“还有个使了隐身法的？以我的眼力，竟看不出有丝毫痕迹，仙家手段果然奇妙……”
    他正惊奇感慨着，却见那锦衣青年闭起双目缓缓摇头，接着用一种很是悲壮的语气又道：“唉……身为七尺男儿，我原本是羞于对你讲说的。可我被爹爹接引入道之前乃是个书生，读过好几车的书——都是儒家的。从那些书中我明悟了君子之道——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因是之故，哪怕再羞上千百倍，我今日也要壮起胆对你讲出来。”
    睁眼来回踱了几步，他面显追忆神情，缓声道：“头一次见你练剑是在去年重阳，当时你立身在秃笔峰上，施展的正是一招凤——点——头！”他抖腕撒手，短剑化作一道银光飞出，忽高忽低先后斩断十余颗大树，最终撞上了一块青石，被弹落在了地上。
    “不成不成……”锦衣青年皱眉摇头，手上捏了个印诀一招，短剑便又回到了手中。下一刻，他肃容再现，屈指弹剑，张口道：“赵师妹，可你知我这一招‘凤点头’为何施展得如此凌厉？”而后又换了悲壮神情，道：“唉……身为七尺男儿，我原是……”
    似是觉着语气还欠些味道，他又摇了头，静立酝酿片刻，重又道：“赵师妹，你可知我这一招凤点头为何施展得如此凌厉？唉……身为七尺男儿，我原本是羞于对你讲说的。可我被爹爹接引入道之前乃是个书生，读过好几车的书——都是儒家的。从那些书中我明悟了君子之道——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因是之故，哪怕再羞上千百倍，我今日也要壮起胆对你讲出来……”
    聂冲听他反复啰嗦，终于明白了究竟，忍不住开口低声骂道：“是哪派仙宗的高人坏了脑子？竟将这等货色也给收进入门下了？明明只有五尺出头，居然然自称是七尺男儿，不知是不是那几车书将他害成了如今这痴傻的模样……既然脸皮如此之厚，何不索性说自家身高丈二，乃是庙里降魔金刚转世投胎，或许那位赵师妹听过后便会以身相许啦。”
    聂冲言语的声音原本极小，仅是嘟囔嘀咕，却不知怎么被下方那锦衣青年离着老远听了见。他只见对方猛一转身，目光便锁住了自家的落脚之地，接着一声怒喝：“谁在偷看你家徐胜炼法？给我滚出来！”声音方一入耳，一道银光也刺到了身前。
    PS:繁忙的一天，还有好多稿子要修，大家先养着吧。断更是不会的。


Epub,Mobi: www.qinkan.net


        
           无回证道书

           作者：姬神霄

        	『状态：连载中』
	『更新到：章二 锦衣徐胜』
             	『内容简介：    环滁皆山也，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，相传有道家仙人居留其间。时有少年聂冲，为逃官府缉拿，撇下俗世种种仗剑入山寻访异人踪迹，欲求个仙家前程。是日，林间鸟兽闻得山间歌声：之乎者也，噪似鸣蝉。我心他向，不胜其烦。缰绳挣断，枷锁打翻。功名富贵，懒与纠缠……


』
    
             	『由爱下电子书提供epub下载』

             	『电脑请访问:www.qinkan.net』

             	『手机请访问:m.qinkan.net』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